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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好，接下来是下一个问题：为什么选择佛教？

    问题大概是这样的：灵性疗法、冥想、正念训练等方法，与佛教相比更容易接近，也没有复杂的哲学背景。为什么不选择这些更简单的方法呢？佛教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
    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目标。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快乐，是身心健康这一类基本需求，那么坦率地说，我认为佛教并不适合你。如果这就是我们的目标，那么佛教不适合我们。当然，总会有人选择文化佛教，那也完全可以。

    佛教这条道路的构造方式，可以说是自我消解的。就像用磨刀石磨刀，两者都参与其中——刀被磨损，磨刀石也被磨损，而结果是一把真正锋利的刀。这种取消、这种抹除、这种消融，其设计目的正是相互抵消。佛教的诸多方法论皆是如此，它们相互毁灭，而这正是它本应有的样子。

    弥勒菩萨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，《金刚经》中也讲得非常明白：如果你乘船渡到对岸，一旦到达，你就必须把船放下，而不是把船扛在肩上继续走。你穿越了河流，到达彼岸，便让船留在身后，取你所需，到达那里即可，仅此而已。

    关于这方面，还有很多有趣的例子。比如"坐直"——这个建议现在正在执行中，坐姿端正。[笑声] 但与此同时，佛陀也告诉我们：无我。那么，现在坐在这里的究竟是谁呢？佛教基本上就是这样运作的。

    一方面是方法，另一方面是智慧，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互动，一种极性的张力。这对于防止任何形式的极化都非常重要——不要走极端，无论偏向哪个方向。

    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，《金刚经》讲得极为清楚：佛陀在经过数小时的开示之后，问须菩提："如来有所说法吗？"须菩提回答："没有。"佛陀说："善哉。"

    所以，如果你寻求的是那种真正的明智，那种彻底的清醒，那么佛教对你来说可能真的非常好。不要认为身为西方人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佛教修行者。[笑声] 你们当然完全可以做到。有时我们会觉得，西方人没办法做到，只有在西藏才能修行。但这里也有尼采、康德、维特根斯坦这样的人，他们都与佛教有深刻的共鸣。

    想想看——如果没有佛教，西藏或许会变成某种类似塔利班的地方。那些如此热爱自己文化的人，各种元素混合在一起，忠于自己的文化，坦诚地面对生活——这些特质，是我真正欣赏他们的地方。

    好，也许我们需要进入下一个话题了。

    ---

    下一个话题是密宗的误解。

    问题大致如下：在欧洲，关于密宗存在很多误解，通常都与性修行有关。虽然密宗远不止于此，但性是否也可以成为一种方法？面对非佛教朋友的误解，该如何回应？在不违背保密原则、不违背三昧耶戒的前提下，能分享多少？在欧洲，身边全是非佛教徒的密宗修行者，仁波切能否提供一些指引？世俗环境中修持密宗，其目的是什么？欧洲今天的修行者状况如何？

    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：在非佛教徒中，密宗修行者应该如何表现？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。

    比如在台湾，仁波切必须举止得体，符合佛教徒的形象，因为周围都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。我也非常尊重这一点。[笑声] 但那些虔诚的佛教徒会盯着我们，而密宗修行者的行为在他们眼中可能显得非常"可惜"——不像个佛教徒该有的样子。

    这本质上是释迦牟尼佛教法退化的问题，而这并非什么新现象，由来已久。很多人选择走虔诚佛教徒的道路，这也无可指责。因为说实话，许多密宗修行者的修行水平实在不怎么样。[笑声] 在柏林，你能找到的最糟糕的情况就是：有人可能被人看作邪教头目。[笑声] 这对释迦牟尼佛的教义来说真是一种耻辱，被如此误解是令人痛心的。但话又说回来，为什么会被当成邪教头目？这倒是我一直很感兴趣的问题。

    实际上，密宗修行者，那些长期修行者，很早就已经知道这些了，这并非什么新鲜事。密宗早就认识到了这一切，这也正是他们长期以来严守秘密的原因。但保密也有其代价，尤其是在被外界渗透之后。

    关于这一点，有很多故事——萨拉哈、大手印传统。萨拉哈是乐空传统的创始人；那洛巴、帝洛巴是道果传统教法之父——他们都曾是那烂陀大学的高级教授，却不得不偷偷溜出去修行。你可以这样想象：牛津大学或索邦大学的院长，拥有最高学位，却悄悄溜到某条破旧的街巷，去找一个看起来非常可疑的人求法。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。

    好，我们来谈谈"秘密"这个词本身。梵语是"古雅"（Guhya）。[笑声] 这是个重要的大话题，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。

    我觉得现在人们对"保密"的理解，往往停留在"藏起来、隐匿起来不让人看见"这个层面。这是一种理解方式，但通常过于肤浅。

    很多时候，秘密是自我隐藏的——它看起来不像黄金，但它就是黄金。就像矿石，在街上，不了解的人根本不会把它当回事。如果你在街上发现一块矿石，人们会直接忽略，因为他们以为那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。从密宗的角度来看，我们都是这样的矿石——内含黄金，但外表不显。

    你今晚可以去一家餐厅试试，走进去说："嘿，我本来就很好，我很完美。"他们会觉得你疯了。[笑声] 今晚就去试试！当然，对别人这样说不行，对自己也要小心——不要认为自己本来就完美无缺。"是的。"[笑声]

    也就是说，"秘密"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我隐藏的。这是保密的第一个层面。

    第二个层面，更多涉及的是沟通的层次。如果对方还没准备好去听，你最好说点别的。就像一位研究引力理论的科学家，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婴儿，你不会跟他讲引力方程——你要说适合他理解的东西。

    就好比一个婴儿，对他讲引力理论毫无意义，那一刻便超越了理论本身。所以，也许你拿出一块巧克力，或者一个拨浪鼓，轻轻摇一摇——这样做，是为了保护这个一岁的孩子远离危险。意思是说，如果分享某些内容可能带来危险，最好还是保持沉默。

    那么，我到底可以分享多少密宗内容，而又不越界呢？"有那么一点点。"[笑声] 问题是，我能做到多少——分享密宗，而又不超出那条线？"已经有点晚了，"有人说道。无论如何，贝佐斯也好，扎克伯格也罢，已经让一切变得极为普及了。但至于密宗的真正修行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
    若仁波切是我们的密宗上师，他会告诉我们：今晚的教导结束之后，绝对不要讨论。明年，再告诉所有人你曾接受过这些教导。还有另一种情形——今晚之后，在接下来的九年里，我们都不应谈论这些内容。

    如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：如果你遵循这种保密的修行方式，有人可能会说："等等，我这里有你的照片，你当时也在场，对吧？"你只需面无表情地回答："不，那是 Photoshop。"这就是保密戒律的要求。当然，如今这类禁忌实在太多了。

    那些修习度母的人，或者进行瑜伽修行的人——你们都明白。如今的密宗，说实在的，已经到了只能抱有希望的地步。没有人真正具备所需的能力或技巧，也没有人真正拥有去付诸实践的勇气。但我们应该培养这种勇气。

    好，还有另一个话题。有些内容，你可能不会想告诉你的伴侣或朋友——比如你在修一个长着猪头的本尊，诸如此类。当然，也许有些人应该告诉朋友，因为她（或他）思维很敏锐。但有些人一听到这个，就已经觉得你需要被人"拯救"了。如果你把一张图拿给他们看——两位深色皮肤的女性，其中一位头上有一颗猪头——[笑声]——他们脑子里转出这个画面，然后就会想："好了，就这些，你真的需要帮助。"他们也是这样想的。而这一切接触密宗的结果是什么？是你亲手制造了让他们远离密宗的条件。

    好，现在进入更核心的部分：上师。

    上师不能由任何机构来指派或授权——密宗经典从来没有这样教导。但这种错误确实存在，其起源可能在藏族文化里。想象一下大约一百年前的西藏，一个小村庄——没有 Facebook，没有汽车，没有火车，去邻近村庄要走整整一天。村里有一座小寺院，里面有一位上师。你曾祖父、祖父一代代都走这条路，于是你自然也被期待照此而行。但那是文化，不是佛法。我必须公平地说——我是藏人，藏族文化在很多方面对佛法有着深远的贡献，当然也必须对藏族文化公正看待。密宗佛法对我帮助极大。

    密宗经典明确说道：上师必须不断考验我们，我们也必须不断考验上师。这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。就像……你们知道约会软件吗？你分析对方的资料，在对话中观察他或她，几个月后见面，互相凝视。你看他吃什么，你们是否听同一个播客——听着，这可是加分项——你们对音乐的品味如何，对方若有不同见解，那也是保持开放心态的一个机会。就这样，一步一步地互相了解，循序渐进地认识彼此。几个月过去，一切都核查过了。这就是分析的方法，相互的考察。

    然后，最终还是要迈出那一步：婚礼，婚姻，冒险。结婚本身就是一场冒险，不是吗？是的，很有可能。婚后十二年，你发现你的伴侣有一条尾巴。你深深爱着他/她，但，哇——他/她真的有一条尾巴，尤其是当那个人还叫你别再提这件事。这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，但也是冒险的一部分，你必须坚持下去。记得我说过要跳出框框吗——这正是其中之一。你永远可以选择去爬连绵起伏的英国丘陵，也可以选择去攀登珠穆朗玛峰。仁波切之前说过，我们必须"交出内裤"——要么全力以赴，要么就站在一旁。选择攀登珠峰，这才是真正棘手的挑战，尤其是面对当今这些上师的议题。

    整个上师体系，很容易落入权力的陷阱。这种权力地位，归根结底是由我们给予的。是的，上师历来都处于如此崇高的地位，这可以理解，但我们也需要明白：正是我们，给予了上师这种权力。因此，分析与考察，始终是正确的方式。我们或许可以建立一个类似"上师公会"的组织，专门审核上师——但这很容易腐化。当然，创建一个由专家组成的机构来替我们审查，这也是一种方案。但那未免也太方便了。你知道，这始终是一场冒险。你是个冒险家，不是吗？总是的。

    如今的世界对"安全"执念太深——凡事都要检查、再检查、再确认、再核实，一切都必须确保万无一失。这种"安全主义"当然没有什么不对，但归根结底，选择权还是在我们自己手中。

    ---

    下面是问题环节。

    **问题：** 许多伟大上师的生平故事都清楚表明，亲近上师非常有益。但遗憾的是，如今许多上师要么极为繁忙，要么远在他方。您有什么建议吗？

    仁波切回应：亲近上师固然重要，但"亲近"这个词还有更深的理解空间。事实上，对于初学者，有时反而建议不要过于亲近，也不要停留太久。佛陀也曾说过类似的话——不要靠得太近，不要停留太长时间。这并不一定是上师的过错，更多是因为我们自身内在的复杂性——很小的事情就可能触发我们的反应。比如，你的上师又夹了一块洋葱。就这么一件小事，可能就会影响你整个解脱之道，不知怎的，把它毁了。而那些内心成熟、真正准备好的人，哪怕面对同样的"几公斤洋葱"，也能将其纳入修行，化为道用。

    是的，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，某些糟糕的事件和情况——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

    **问题：** 由于发生了许多道德失范或欺诈行为，"上师"这个词在西方（尤其是欧洲）已带有相当负面的含义。如何重建对上师健康而尊重的理解？

    仁波切回应：骗子从来都存在，这不是什么新鲜事，它一直都在那里。有时候，骗子甚至比真正的上师表现得更出色——更大胆，更敢于展示——这反而使真正的辨别变得格外困难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需要更大的勇气。

    这种危险始终存在，没错，完全正确。如果人们愿意花时间采取一些安全措施，仔细查看、认真核实，当然是有安全网的。这种审查与分析的方法非常重要，传承背景也同样关键。

    然而，有许多冒充者和自封的上师，根本没有传承。不过，这种情况或许已有所改变。你知道，最近这曾是一种风潮，不是吗？那些宣称有所启示的人也喜欢这样做，而且近来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。人们似乎也很喜欢这类事情——当有人这么说，大家就觉得"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"这里揭示一点，那里启示一些，正如我所说，人们就是喜欢这种东西。而这里才是你真正需要付出代价的地方。这些人往往很擅长吸引关注，许多时候也擅长治愈、解决各种问题。所以，是的，我们仍然需要小心谨慎。但有趣的是，有时候庸医确实真的能治愈人。尽管如此，你必须把自己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将自己的处境放在整体背景下来考量。

    不只是在欧洲，我同样坚持用传统方式来评估上师，建议大家如何以传统方式亲近上师。

    第一个标准，是这个人是否受过教育。这一点相对容易弄清楚，但也并非最重要。

    第二是实践。这个人是否真正践行了自己所教导的，关键在于自律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
    第三个，也是最重要的品质，是善良。我说的善良，不是指给你提供住所、食物、金钱，或者拥抱、情感支持之类的——那当然也很好，但还不够。仁波切所说的"善良"，是指这个人真正关心你是否能够达到觉醒，并对此抱有真切的兴趣。这个人必须真心相信三宝和因果业报的原则。

    ---

    关于图库（化身喇嘛），最后还有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大多数图库仍然是男性，而且来自亚洲？多元化难道不好吗？这不是更有助于接触更多人吗？对此可以采取什么措施？

    "图库"或"化身"（nirmanakaya，玛纳卡亚）实际上是一个佛教术语。从佛教的角度来看，化身可以是任何形式——一座桥，一颗草莓，男人、女人，或者七十二种其他性别，皆可。然后这个概念传入西藏，形成了藏族图库这一现象，而这又让我们回到了文化的话题。是的，亚洲，尤其是西藏，这种不平衡确实存在。总体而言，文化的力量总是如此强大，影响深远。

    你看看那些负责寻访转世的领导者们。如果你的上师把你当作女性上师、领导者、激励者、有影响力的人来对待，那结果其实可以非常精彩。前卫的做法可能真的非常解放人心。但这类事情总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留存下来，难以改变，它们终究会发生，也必须如此。

    我们可以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去寻求佛教教义。我们一听到"释迦牟尼佛"这个名字，就会立刻产生强烈的联想。我们想象一个非常沉静的人，托着乞讨的碗，缓缓走着。我们之所以这么想，是因为我们有点浪漫情怀。

    就好比法国人谈论嚼着哈瓦那大雪茄那种形象——如果某个人穿着牛仔靴、戴着法国帽、叼着哈瓦那雪茄，非常特别，那么，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，这就很清楚了。许多人会因此产生奉献与信任，但也有许多人仅仅是被外在的打扮所吸引而已，那其实是相当懦弱的。

    想想金刚持——如果走得足够远，你会想到他的那身装扮，那真的很……走得极远，非常勇敢。你会邀请他参加社交聚会吗？你会把他介绍给你的朋友吗？正是如此。

    总之，说了这么多，某种文化上的转变当然是必要的，这些文化差异必须被考量进来，它们会改变，终将改变。

    但坦白地说，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倡导者，推广女性或跨性别上师，我建议——无论老师是何性别，都不必去推广图库系统，因为它其实已经相当过时了，我们未必还需要它。我认为我们应该推广的，我不知道……也许是YouTube博主，或者有影响力的人。仁波切自己也见过一些这样的人，有些事情很奇怪，但我试着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。他们有时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，我试着去评估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    他们提出诸如"你需要同理心"之类的想法，顺便说一句，这些人当中有些是佛教徒，了解同理心的价值，谈论同理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。是的，然后穿得非常奇特——我其实不在乎他们怎么穿，这对我来说无所谓。

    其中有一个人声称自己是某位大师的化身——是的，就是这样，这有点过分了。但我并没有反对，因为，首先，我是谁呢？或许她真的是。我原则上也不想一口否定，因为，谁知道呢？于是，她的粉丝们纷纷写信来问："仁波切对此有何看法？"而得到的唯一答案就是……【笑声】

    不管怎样，我真正想说的是：来的人很多，其中一些人比其他人走得更远，情况就是这样。

    ---

    好了，这里真的好热。我想再次说，你们能够这么兴致勃勃地坐下来听完这一切——天气如此炎热——真的非常令人鼓励。你们能坚持下来真是太好了。看到这一点，我感到很受鼓舞，因为你们对佛法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。

    是的，我来这里是为了礼敬佛法，从小就被教导要长久地守护佛法的生命，这就是我说话方式的原因。所以，请务必考虑祈愿佛法长住世间，因为那包含了所有的爱、慈悲与拯救地球的一切。

    对于在座的各位——对于佛教徒而言，我们相信因果业报，业力之风已经把你们吹到了这里。对于非佛教徒而言，你们也来到了这里。我们且假设，正是这业力之风，让我们得以相聚于此。

    现在，仁波切将诵读三首吉祥偈颂。这不是祈祷，而是我们承诺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将更善好地生活，脱离一切困境。

  